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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朋友的孩子在学校遭受同学伤害， 但索赔却面临诸多难点。

一方面， 作为学生家长不能跟学校撕破脸， 另一方面， 事情发生

在学校， 侵权方认为学校应该担责， 不愿单独赔偿。

我得知此事后， 制定了详细的维权方案， 并厘清了诸多关键

问题。

在作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我陪同朋友再次到学校交涉。

一周后， 朋友说此事已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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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受伤

门牙磕坏两颗

这次委托的发生实属偶然， 当

时我在和朋友聚会聊天中得知， 他

女儿在学校被人猛推了一下， 两颗

上门牙被磕掉一半。

孩子为此遭了罪， 而且由于受

损的是恒牙 ， 今后还得想办法弥

补。

但因为事情发生在学校， 对于

如何追究责任， 是否追究学校的责

任， 他们感到左右为难。

通过初步交涉， 对方家长认为

事情发生在学校， 应该由学校承担

部分责任。 而且只不过坏了两颗牙

齿， 两颗牙能值多少钱？ 因此迟迟

不愿赔偿。

这个朋友跟我认识多年， 最初

认识时他的女儿才 3 岁， 可以说我

是看着她长大的。 无论出于私人情

谊， 还是出于职业习惯， 我都建议

由我这个律师介入， 帮助他处理索

赔的事。

而朋友也正有此意， 便委托我

参与后续的维权。

厘清要点

做好交涉准备

对于这个案子 ， 我在处理之

前， 需要先厘清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 此事应由谁赔偿？

其次， 赔偿数额是多少？

再次， 是否需要提出诉讼？

最后， 如果诉讼， 可能存在哪

些难点？

首先是由谁赔的问题。

很多人听说此事后， 会认为是

在学校里发生的人身损害， 应由侵

权人和学校共同承担责任。

由于侵权人是未成年人， 所以

其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 也应该承

担责任。

但通过对朋友进一步的询问，

我了解到这件事还存在如下细节:

第一， 事故发生是在下课休息

期间， 即老师无法监管到的时间。

第二， 孩子被撞之后， 学校及

时通知了家长， 且及时送其就医。

因此我认为，学校在本次事故

中，基本尽到了管理职责。 再加上

孩子已经10岁 ， 是限制行为能力

人，学校的管理职责会相对减轻。

如果真的进行诉讼， 可能学校

并不会承担责任， 即使承担责任也

是轻微的责任， 赔不了多少钱。

但是作为学生 ， 和学校对簿

公堂可能影响孩子今后的学习生

活， 因此我和朋友沟通后决定， 仅

要求侵权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承担责

任。

索赔金额

做到心里有谱

明确了索赔对象， 接下来就是

赔多少的问题了。

因为孩子磕坏的是恒牙 ， 她

又是个爱美的小姑娘 ， 因此造成

的伤害是永久且巨大的。 那么对于

这样两颗门牙的损坏 ， 应该赔多

少呢？

根据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

级》， 两颗门牙坏掉一半， 并不构

成伤残 ， 涉及的赔偿主要是医疗

费、 护理费、 营养费、 精神损害费

等等。

为此我咨询了相关医院， 医生

认为这样的牙齿损坏有两种治疗方

式：

一是使用牙套进行修补， 牙套

每 10 年到 15 年更换一次， 费用大

概在 15000 元左右。

二是种植牙， 这一方案的费用

更高， 至少也要 20000 元。

另外如果进行诉讼， 那么还存

在律师费、 鉴定费等， 对此我也进

行了一定的调查。 于是对于赔偿数

额， 我心里也大致有了谱。

确定方案

优先选择调解

解决了上述问题， 接下来的关

键问题就是维权途径， 具体来说就

是要不要打官司的问题了。

由于此前的沟通没有实质进

展， 学校建议家长走诉讼程序。

但是从现实层面考虑， 我认为

一旦提起诉讼， 无论是学校还是其

他小朋友， 难免对孩子抱持一种异

样的眼光。

因此我认为 ， 对这起纠纷来

说， 选择诉讼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

的方案。

而且我判断， 由于我方提出的

赔偿金额并不高， 如果学校真的能

尽力调解， 对方是可以接受的， 这

样解决不但省时省力， 当事各方也

不伤和气。

因此我跟朋友大成了共识， 此

事尽量走调解这条路。

周全准备

应对诉讼可能

虽然确定调解优先的方案， 但

对律师来说， 肯定需要通盘考虑。

万一对方坚持不接受赔偿方案， 最

后还是要走上诉讼这条路。

如果诉讼的话， 我预判可能存

在如下难点：

首先， 学校是否保存了涉事录

像？

根据国家标准来看， 学校一般

只保存一个月的录像， 如果不和学

校沟通， 涉事录像可能会被删除，

那就要通过较为繁琐的方式证明责

任方， 或让学校 “自证清白”， 这

与我原来的方向不符。

因此， 我们必须先要求学校保

存涉事录像。

其次， 如何确定侵权人身份信

息？

这起案件侵权人及其家长为非

沪籍， 且当时没有报警， 因此我们

无法通过 “拉口卡” “摘抄户籍信

息” 等律师常规的调查方式提供侵

权人及其父母的身份信息， 可能给

立案造成困难。

当然，根据上海市高院《关于立

案审查阶段适用调查令的操作规

则》，可以通过诉前调查令的方式查

询被告信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此外， 如果进行诉讼， 那么赔

偿必须按照诉讼的标准被检视， 这

就涉及 “后续治疗费” 问题。

对孩子来说， 她主要需索赔的

是将来修复牙齿的费用。

但由于孩子尚未成年， 现在并

不适合进行牙齿整容， 如果要等到

成年后再行主张， 就会带来许多麻

烦， 因此我朋友希望对方能够一次

性给予赔偿， 我也认为这是较为符

合情理的。

为此我查询了大量案例， 了解

到本市法院曾判决过一个类似的案

例， 法官主动询问了相关医院的牙

齿整形科， 确定了被侵权人的治疗

方式及治疗费用， 最后直接判对方

承担了后续治疗费。

有了这样的判例， 如果打官司

的话， 我也就比较有信心去说服法

官了。

胸有成竹

到校当面沟通

在厘清上述问题后， 我陪着朋

友去了学校， 找到了教务主任。

一开始我就表明了自己的律师

身份， 并且表达了希望学校帮忙调

解的意愿。

教务主任表示， 此事双方差距

较大， 难以调解。

于是我的第一句话先放了一个

软档： “老师， 我们了解到上海某

区有个小学发生过类似案例， 和我

们一样， 也是门牙坏掉两颗。” 随

后我告知了那起案件最终的赔偿金

额， 并且表示， 我们可以比照该案

例， 把索赔要求适当降低一点。

老师见我们的态度有了松动，

语气也没我们进门时那么生硬了，

但仍旧是推脱的意思。

这种情况下， 第二句话我就相

对硬气地问了一句： “老师， 因为

这个案子可能要走诉讼程序， 到时

候要提供小朋友及其父母的身份信

息， 我想了解一下， 到时候我的调

查令是开给学校 ， 还是开到教育

局？”

听到诉讼、 调查令， 尤其是教育

局， 教务主任明显有点紧张： “我们

在事发当天就已经把事情汇报给教育

局了， 你就不必再去了。 我们这里有

小朋友的学籍档案， 调查令开给我们

就可以了。”

校方介入

双方达成调解

到这个时候， 我判断此行应该能

推动校方有所行动， 但是我还有最后

一句话， 是要让老师更 “帮着” 我们

一点， 同样还要表达一下我们处理这

件事情的决心。

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 “老

师， 我跟孩子家长是朋友， 我是从小

看着孩子长大的， 因此我处理这件事

情， 会选择最有利于孩子的方式。 我

在此代表孩子的家长先表个态， 我们

绝对不会起诉学校。”

听了我这三句话， 教务主任当即

表示双方差距不大， 相信学校再努力

一把， 还是可以谈下来的。

一星期后， 朋友告诉我， 对方家

长已经支付了符合他们心理预期的赔

偿， 事情得到了相对圆满的结果。

这件事的处理，我真正“出场”只

讲了三句话。 如果只看我作为律师在

学校的表现， 很多人大概会觉得律师

的钱太好赚了，说几句话就能赚到钱。

当然， 此次帮朋友， 我是没有收

取报酬的。 但即使是平时执业， 律师

的大量功夫其实是在代理词、 辩护词

等文书和开庭表现之外， 不为当事人

所知的。


